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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虎气一代伟人
毛泽东与楚地崇虎观

! 梁勇

! ! !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 !"#周年!

回顾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一生" 不免

会由衷地感叹那始终如一的生生虎

气"而据笔者探寻"这恐怕与他出生

地的民风民俗影响及后来的革命经

历有关!

楚地历来崇虎
《左传》记载春秋时楚国有名的

令尹鬥子文时，说其原是私生子，生
而被弃荒野，后来居然有老虎喂奶给
他吃而死里逃生。其名“穀於菟”，就
是指老虎喂的奶，其字“子文”，“文”
即虎纹，都是纪念虎。其事发生地云
梦，《辞源》云：云梦“古称於菟”———
也是在纪念虎。子文后来对楚国做
出了极大的贡献，危难之中捐献自
己的全部家财以解除楚国的危难。
这样的虎在楚人眼里必定与日

月同辉，也理所当然地应该被供奉
在神坛上供人们顶礼膜拜。所以，屈
原在他的不朽名篇《天问》里，在颂
扬鬥穀於菟的同时! 借着子文的故
事抒发忧国忧民的感叹，也透露了
对月亮所抚育的虎的期盼———这也
是华夏历史上有关月亮里动物传说
的最早记载。
由此可见，上古楚地的崇虎民

风极为悠久和兴盛。过年“门画与
虎”，小孩穿戴虎头鞋帽。端午更是
以虎文化为主要形式驱恶辟邪的节
日。他们好将山水地名以“虎”命名，
或自称为虎族，甚至几乎将所有受
尊崇的神灵都称为虎神。古楚祛妖
求吉的巫舞“於菟”至今仍有遗存。

韶山毛家虎传闻
民风熏陶，机缘巧合，毛泽东家

族也一直与虎结缘。
韶山地处古荆楚，历来是华南

虎的栖身地，因常有虎歇息，近山顶
不远处还有个“虎歇坪”，毛泽东祖
父毛翼臣即长眠此地。当年毛翼臣
与兄长毛德臣都看中了这块墓地，
相争之中达成了“先死者葬，后死者

让”的协议。毛德臣以为自己要长五
岁，必定自己得之，岂料后来竟然毛
翼臣先逝———可见他老人家与此地
缘分不浅。毛翼臣“字寅宾”———名
字里就与虎有缘哦。

毛泽东曾对一位美国记者说
过：“小时候，曾听说我的祖父的坟
地风水好。”毛泽东对他周围的同志
也讲过：“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
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
请风水先生卜了 ""天时间。”
在楚地，虎在精神上是神灵，现

实中似乎也能与人相安无事———毛
泽东家里，居然父亲、母亲和他本人
都与虎狭路相逢过。

"#$%年，毛泽东曾对斯若说及
父亲遇虎的事：“有一天，他出门去
收一笔款子，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
虎突然遇见人，立即跑了。然而对此
更加惊奇的却是我父亲。事后他对
自己这次奇迹般的脱险思考得很
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
明。从此，他对佛教比较尊重了。间
或也烧些香。”
尤其是毛泽东，一次母亲和他

一起走在韶山冲山间滑油潭边的小
道遇到过虎，另一次则是毛泽东在
这里孤身遇虎。
那年毛泽东 ""岁，时值冬天，

他从外婆家回来。为免母亲担心，想
早点到家，就抄近路走这条山径小
道。走到书堂山底下时，忽地隐闻虎
啸，原来一只老虎正蹲踞在半山腰。
毛泽东不由得后退一步，闪身躲到
树后静观以待。然后冷静下来，壮壮
胆，见并没有惊动老虎，于是小心翼
翼地从树背后走了出来，继续行走。

果然，你不惹虎，虎也不惹你。脱离
了老虎视线后，毛泽东一路小跑地
回到了家，气喘吁吁，汗也浸湿了贴
身的衣裤。母亲闻之，便再也不准他
抄近路走那条小道了。

毛泽东的虎气
作为中国重要的源文化，虎文

化深刻地影响着华夏民族的精神和
性格，毛泽东最早的《咏蛙》便虎气
昂然：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多年过去了，诗人笔下小
小青蛙，读来依然怦然心动。尤难可
贵的是，其间毫无“故作惊人之笔”
的做作。
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跌宕的

政治生涯与虎画也有过一番渊源。
"#$"年，在瑞金担任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
东专程拜访过老画师曾浩亭，并对
他的虎画夸赞道“虎画得好，字也题
得有气派。”年底毛泽东遭受排挤
和打击，曾先生特地画虎赠给养
病的毛泽东。《上山虎》题诗：眈眈
虎视遍西东，瓜豆河山在眼中。狮
睡至今犹未醒，将来谁是主人翁？
《下山虎》所题：天地英雄气，只在
此山中。循环不可测，林暗草惊
风。细细品味，毛泽东郁气一扫忍
不住哈哈大笑。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文

学家，毛泽东文韬武略，以至常以虎
喻事拟人。中央红军盛传三“虎”之

说。三“虎”即指红一方面军第一军
团第一师第一团及第二师第四、第
五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聂荣
臻等都这样称呼过。
当年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围

追堵截欲抢渡大渡河，毛泽东指挥
红五团为右路，沿西昌至雅安大道
前进，佯装主力由大树堡渡口渡河。
同时以红一团为主力组成中央红军
先遣队，红四团为预备队，昼伏夜
行，隐蔽地穿越大凉山，向安顺场渡
口前进。在全军由安顺场渡河无望
时，毛泽东立即命令红四团为左纵
队先头团，飞夺泸定桥，挽救了红
军，避免了全军覆没。
毛泽东谓之：“我们先放出一只

‘虎’，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大树
堡方向；接着放第二只‘虎’，出其不
意地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如果出
现意外，我们还有第三只‘虎’！”
建国后，连续三个虎年毛泽东

各出一虎策，一扫中国近百年来的
对外屈辱。那就是 "#'&年的“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 年面对中印
边界变本加厉的挑衅———毛主席大
手一劈：“扫了它”，"#)* 年面对南
越优势军力海上侵犯，英勇的解放
军以小搏大，一举制敌———这也是
毛主席一生决策的最后一仗。
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从此站

起来了！”真正地掷地有声，闻之不
由得使人热泪盈眶———然非有历史
感者不得其虎气。

毛泽东崇虎观的转变
丰富的历练使得毛泽东眼界

与心胸更宽广，虎的文化观念得到

升华。毛泽东自述：“在我身上有些
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
次。”“虎气”当指原则性，而“猴气”
则为灵活性。“今日欢呼孙大圣，只
缘妖雾又重来”，“金猴奋起千钧
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可见，这里
的“猴”体现的还是虎气。
毛泽东再说虎时也往往修辞上

说虎而胜于虎，“勇夺虎罴城”、“忽
报人间曾伏虎”、“独有英雄驱虎
豹”、“虎踞龙盘今胜昔”等绝唱无不
体现这点，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提
出“纸老虎”。

"#*'年 +月，《解放日报》引用
外电报道渲染着原子弹威力，毛泽
东批评道：“原子弹并不可怕”，不能
“为美国佬进行义务宣传”。以至当
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公然破坏和
谈协议发动内战时，毛泽东“帝国主
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点
通过斯特朗传播到全世界。

毛泽东还说，他家乡有很大的
纸做的老虎，吓人的，不是吓小鸟
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
际上是硬纸板做的，一受潮就会发
软，一下雨就把它淋坏。

中国早有“纸虎”的说法，但经
毛泽东信手拈来却使它的含义得到
了升华，听来意气风发激荡人心。
《枯树赋》陪伴了他一生，"#'"

年得知毛岸英牺牲，"#)% 年周恩
来、朱德先后逝世，毛泽东自己突
患心肌梗死被抢救过来后，毛泽东
都背诵过它。
从毛泽东与中国虎文化角度探

究，“虎死架不倒”是世人对虎王者
而逝的敬意，而诵读《枯树赋》则是
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生意尽
矣”的感慨和一代伟人面对死亡时
超出常人的坦然和纾国之思———生
生虎气已然融入他的血脉，化为他
的精神了，而毛泽东的实践和人格
力量和他那虎虎生气也已永远融汇
到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生活中了。摘
自 "#!$年#中国民俗学会论文$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 ! ! ! ! ! ! ! ! ! ! ! !"最初的玩伴

妈妈的卧室门每晚总开着，为的是听我
们房间里的动静。我们兄妹在北京都患过百
日咳，虽然早已痊愈，但一听到小孩儿咳嗽，
妈妈就会起身过来看看。她有一个扁扁的体
温表，有怀疑就给我们试试。若超过正常温
度，先给吃药，后按上床，体温正常后才能下
地。我的同学们感冒发烧后都在家里休息一
两天。我妈妈不这样，只要好了就让上学去，
从来不娇惯孩子。妈妈很少有吻我、抱我的亲
昵举动，也几乎没和我们玩过。说实在的，我
挺怕她的，我们家里是严母、慈父。

妈妈的“法律”虽严，但在我们上幼稚园
的阶段，还是让我们有很多玩的时间的。
我们楼下住进来一家英国人，姓梭特，有

一个男孩儿叫迈克，比我哥哥小一点儿，比我
大一点儿。西边那幢楼也住了一家英国人，有
一个男孩儿叫肯尼斯，比我哥哥大两岁。放学
后，他们三个一起玩。没有女孩儿，我也只好
跟着他们。他们爬树，我上不去。他们爬导水
管子翻上护坡，我也上不去，一转眼他们就跑
得不见踪影了，我只好哭着回家。有一次，他
们在迈克家的厨房里抓了许多豌豆出来，往
耳朵里塞，给我塞得最多，我也不敢反抗。到
家被袁妈发现了，婆婆拿了耳挖子来掏。他们
塞得少，一会儿就掏净了，一窝蜂地又跑出去
玩了，而我被揪着耳朵掏得眼泪直流。
还有一次，我跟着他们跑，过了一个小

沟，他们一伸腿都跃过去跑了。我不敢跳，下
到沟底滑倒，滚了一身黏黏的绿苔，哭咧咧地
回去。刘妈生气，说我：“一个丫头片子，成天
跟臭小子们疯。看，弄这一身又脏又臭！再一
回，我也不管你了！”说归说，刘妈还是给我
换、给我洗。尤其是肯尼斯，看见我来，就拿大
拇指顶在鼻尖上，扇动另四个指头，做那英国
式的鬼脸，还管我叫“!"##”，说我爱告状，还笑
话我不会站着撒尿，害得我尿湿了裤子。我顶
恨他。他还特爱到我家来，来了就直奔厨房，
伸手就抓菜吃，撵都撵不走。后来袁妈发明了

一个办法，他一来厨房，袁妈就解开衣
襟，露出干瘪的长奶，他就夺门而逃
了。肯尼斯的妈妈也打他，用鸡毛掸子
抽他的屁股。他两手护着腚，哭着朝
外跑。我看见真解气、真痛快！

肯尼斯家住了一两年就搬走了，
迈克家一直住到香港沦陷。长大一点儿后，我
就和迈克玩得少了，因为他一句中国话都不
懂，我只能跟他连说带比画。而哥哥跟他交流
则无障碍。梭特先生有电影放映机，我们常去
他家看动画片。圣诞节他家有圣诞树，梭特先
生也送小礼物给我们。迈克的妈妈死得早，我
家人也都怜惜他，常让他上楼来玩。他去澳大
利亚前，还送我一只瓷小狗作纪念。
哥哥若不和迈克玩也和我玩，但是有条

件的，玩一回洋娃娃，就得玩一回枪。有时
我们也下棋，多半是以和平开始，以战争告
终。打架的原因往往是我惹的，而我从未打
赢过。

哥哥在北京已上了幼稚园，到香港继续
上中班。我一个人在家，妈妈就教我识字。因
为“左”字和“右”字老分不清，急脾气的妈妈
就拧我。这下可好，一见她拿出字片来，我就
紧张发怵，更分不清了。妈妈说，我哥哥识字
只教一遍就记住了，少有像我这样笨的。
第二年，我也上幼稚园，没见过这么多生

人，又不懂广东话，死赖在哥哥班上。老师宽
容了我两天，第三天，用武力将我挟到了小
班，挣扎哭喊都不起作用，只好屈服。没过几
天，我就完全适应，话也懂了，也就开始不安
分了：揪人家小辫子，抢人家小手帕，招这个
惹那个，被老师列为“不乖”之类。课间休息，
乖的睡在桌上，不乖的睡在地砖上。谁若从桌
上向下看我，我就向她做肯尼斯的那种鬼脸，
还伸拳头示威；谁若告诉老师，我就说她是
“!"##”，还伸出小拇指气她。

在幼稚园，老师常带我们到校园里上课
或做游戏，每人给一张小席子坐。为了分辨席
子的正反面，我问了许多遍还是不得要领。老
师没办法，只好说“你随便坐吧”。学跑跳步，
同学们一看就会了，我练了好几天才会。老师
说，我是太肥之故。后来学算术，我更是一窍
不通，特别是文字题。老师念完题后问大家，
同学们就齐声回答“加法”或“减法”，我就赶
快记在题目头上，否则我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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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理想和人性

艾蛟向刘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原名
艾海龙，父亲是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县委书记。
“文革”初期，他激情澎湃地造反；后来父亲成
了走资派，他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去了云
南兵团；他本想到新的环境里去证明自己的
革命理想，却又大失所望；于是就迈出国境，
参加了世界革命。在游击队里他爱上了一位
名叫卜哨的傣族姑娘。极“左”的游击队领导
借机整肃他，将他关进了监牢。痴情
的卜哨为帮他出逃被游击队打死了。
从此，他对“革命”丧失了信心，不再
相信任何理想和信仰。他对刘强说：
“我终于想明白了———人活着不就是
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么？好，我就
彻底地干‘革命’了！我拉起了一支队
伍，抢劫、走私，有时也贩毒……但我
也有底线。”
“底线？”刘强被激怒了，“把玉哨

的父母砍死在家中，是你的底线？”
“你说什么？”艾蛟道，“我爱卜哨，因
此也喜欢傣族人，我哪能去杀玉哨的
父母？”刘强气得一拍桌子：“丧尽天
良的东西！你还要狡辩？！”“那是联邦
军干的，跟我没关系啊！”刘强一怔：“联邦军
为什么要杀他们？”“你难道不明白？对罂粟的
种植和贩运收取保护费，是联邦军的收入来
源。凡禁毒人士，他们都恨之入骨。他们要杀
的肯定是你；你不在，就杀了两位老人。”艾蛟
说。刘强将信将疑。
艾蛟显得很无奈，忽然一咬牙：“我都告诉

你了吧———我喜欢玉哨，因为玉哨跟卜哨长得
太像了。玉哨恨我，对我放了蛊，差点让我丧
命。可就这样，我也没报复她……我怎么会去
杀她父母？”这番表白让刘强始料不及：“好吧，
我不杀你了。但那件宝贝———你必须还我！”
“当然，当然！”艾蛟忙不迭地点头，“它被我的
人拿到摩拱去了。我立刻派人去给你取来！”
刘强来到陈团长家时，陈团长母子和玉

哨正在用餐。见刘强来了，陈太太忙命卫兵摆
上碗筷，欠身给他舀汤。汤是腌笃鲜，有鲜肉、
咸肉、笋块，陈太太盛了结结实实的一碗：“小
狮子，今天你要多吃点，也陪姆妈说说话。”陈
太太竟自称“姆妈”，出口时那份坦然和慈祥，
让刘强潸然泪下。喊一声“姆妈”是童年到现

在的梦想。他不由得怯怯地叫了一声“姆妈”！
陈太太开心地笑了：“乖儿子，我的好儿

子！”这样的慈爱、这样的温馨，这就是人世间的
母爱么？刘强低下头，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汤里。
陈太太见了也心酸，故意说：“乖儿子，很久没尝
到家乡口味了，想家了吧？别伤心，慢慢吃。”
刘强摇摇头：“我有乡没有家了，我的家

就在姆妈这里。”陈太太拉过玉哨：“不，你还
有个家。你可不能亏待了玉哨姑娘，也要善待

她的父母啊！”
听陈太太提到父母，玉哨不由

得掩面而泣。陈太太忙问：“小狮子，
怎么回事？”“姆妈，要不是玉哨的父
母救我，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啊！”刘
强就把认识玉哨，在玉哨家解蛊，又
跟玉哨两情相悦一一述说……一切
戛然而止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夜晚。

陈太太掏出手帕拭泪：“玉哨姑
娘受苦了……”她拉过玉哨的一只
手，放在自己柔软的掌心上轻轻抚
摩：“莫老爹把你当作我的皎皎，看
来你真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个好女
儿。”这时，陈团长问：“那么，后来你
俩又怎么分开了呢？”

那是不堪回首的一段经历。刘强咬咬牙：
“不瞒你们说，艾蛟曾设计让我吸上了毒品
……”“啊———”陈团长叫出了声。

刘强从吸红梅烟沾染毒瘾，一直到嘎德
公主为他戒毒并舍命阻挡山青人的毒箭全都
讲了出来。不仅陈团长和陈太太，连玉哨也听
得目瞪口呆。但刘强无意唏嘘，目光对着陈团
长：“老虎哥，现在我求你不要再参与毒品买
卖了，你肯答应吗？”
这话捅到陈团长心里的纠结处。他竟一

时无语。陈太太明白儿子的处境，就道：“小狮
子，依你看，小老虎该怎么做呢？”刘强望着陈
团长：“我告诉过你，在麻风村有一个玉石矿。
那里的麻风病人尊重我和玉哨，会听从我们
的安排。我建议你带一些人去开矿。但我有一
个要求———你要善待麻风病人，有了条件，要
先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人的生活。”
“好！一切全听你的！”陈团长高兴得狠狠

地给了刘强一拳。刘强又转过脸问陈太太：
“姆妈有什么意见？”陈太太笑道：“姆妈只好
被狮子、老虎牵着鼻子走了。”


